
基础医学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

基础医学的“医”体现在哪里？

因此，要凸显基础医学的“医”字，

首先要建立基础与临床之间的联系。近

年来，一些新引进的人才虽然科研成果

突出，但医学背景和临床训练相对不足。

基础医学本身又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

要任务，如何让研究人员真正理解医学、

接触临床，是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

双聘可以成为一种方式，但关键

不在于增加一个身份，而在于形成实

质性的合作，避免只是“挂名”，要真

正实现临床提问、基础回答，或者双

方共同攻关。

临床医生经过系统训练后进入基础

研究环境，也是产生临床科学问题的重

要来源。

有组织的科研与原始创新并不矛

盾。基础医学研究既需要鼓励自由探

索，也需要通过学科群、科研团队等

组织方式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不同

研究方向之间、基础与临床之间形成

更多交流，有助于产生新的科学问题。

真正重要的不是简单建立一个组织，

而是把合作做实，让组织围绕明确的

目标运行，让不同学科真正产生联系。

交叉研究同样如此。交叉不能停留

在挂牌和形式上的合作，而要有明确的

目标驱动。除了原始创新，成果转化也

是推动交叉合作的重要方式。对于一些

具有转化前景的研究，可以通过更加灵

活的支持方式，为科研人员提供孵化和

合作空间，使不同学科、不同领域能够围

绕具体问题形成真正的合作。

基础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前沿技术。

对于年轻科研人员，如果能够带来具有

特色、有较高技术门槛的研究方法，就应

进一步建设相应的技术平台，使技术成

为推动科学问题研究的重要支撑。基础

医学提出科学问题，前沿技术则能够帮

助我们更深入地回答这些问题，两者之

间需要更加紧密地结合。

基础医学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人才

培养。面向未来，医学人才培养需要

进一步明确不同类型的人才目标。我

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向进行探索：

医学原创探索者、临床实践革新者和

医学产业创造者。

不同类型的人才需要不同的培养

方式，也可以围绕新的医学前沿探索

新的培养内容。例如，脑机接口、单抗

药物等新兴领域，都可以开展医学人

才培养的新尝试。

孔炜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孔炜：

基础医学要真正“姓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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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群英

当前医学发展中还有很多问题

需要探索，比如肾脏移植，仍有很多患

者在等待肾源。在这些问题上，既要自

由探索，也要有组织地协同攻关，需要

国家层面的稳定、持续支持。

在长远布局中，如何兼顾重大问

题有组织科研与科学家的自由探

索，也需要不断探索。作为基础医学

领域的负责人，需要思考更多领域

的科学问题，引领基础医学学科的

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健康

管理可能需要进一步关口前移。现

在很多健康体检还是基于疾病指

标，但实际上，亚健康指标中也存在

很多值得探索的前沿科学问题。面

对这些开放问题，除了给予自由探

索的空间，我们更需要推动评价体

系进行长周期改革。开展创新引领

的研究需要很长的周期，但现有的

考核体系很难完全支持这样的周

期。因此，科研评价和支持机制需要

更加符合基础研究的规律。

前辈的引领以及教育家、科学家

精神的弘扬，也应该深入人心，根植

于每一个学生心中。教师不仅要传

授知识，更要真正走进学生的内心。

因此，人才培养需要更加重视理念

和精神的传承。

基础医学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层

面的共同支持，包括相关部门共同

推动。希望能够形成一份基础医学

白皮书，对基础医学给予全面、稳

定、长期的支持，让真正潜心医学基

础研究的科学家，无论是从事转化

研究还是前沿交叉研究，都能够有

相对稳定的环境，最终更好地服务

于民众健康。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雷群英：

基础医学原始创新需要长周期稳定支持

徐浩新

基础医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传

统学科系与交叉研究之间的关系。传

统学科系承担着重要的教学任务，这

是长期形成的组织体系。但从科研发

展的实际需求来看，仅仅依靠学科系

开展创新研究，与新的科研组织方式

不完全匹配。因此，教学和科研既不

能简单割裂，也需要在组织形式上进

一步调整。

前期探索中，我们曾经通过成立

不同的研究中心推动交叉研究，但经

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现在更倾向于通

过学科群的方式重新进行整合：相关

学科系的教师仍然承担教学任务，同

时在学科群层面开展科研合作。

这样既保留了学科系在教学、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作用，又能够让不同学科

围绕科研问题开展交叉研究。

科研资源的共建共享同样需要考

虑各单位已有的基础。细胞库、动物模

型库以及其他科研资源平台，都是值得

共同建设的方向。如果一个单位在某一

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积累，可以在此基

础上牵头建设相应资源平台；其他领域

工作则可以由具有相应基础的单位承

担。不同资源可以由不同单位分别牵

头，再通过共享形成协同，而不必要求每

个学校都建设相同的资源库。

资源共享是非常重要的方向，但资

源建设需要考虑实际效率。与其要求各

单位按照统一模式重复建设，不如根据

各自已有的积累进行分工和合作。

科研资源和学科发展的组织也需

要保留一定的开放空间。过于具体的

顶层设计，有时可能把研究方向框定得

过“死”。基础医学面对的是大量开放的

科学问题，如果一开始就把研究方向完

全固定，反而可能限制新的发现。因此，

在协同建设和资源配置过程中，既需要

一定的统筹，也需要为科研人员和研究

机构保留自主探索的空间。

浙江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徐浩新：

科研组织需围绕科学问题重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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